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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６年 《沙特２０３０年愿景》的出台标志着沙特开
启自上而下的宏大变革，遵循 “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确立

了经济 “去石油化”、政治集权化、宗教温和化和社会世俗化等一系列

国家转型目标，其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沙特的国家转型有其深

刻的内外动因，“食利国家”模式的积弊、 “社会契约”体系的衰败、

瓦哈比意识形态的危机、政治生态的 “老龄化”是内生性驱动力，而

应对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外源性驱

动力。沙特改革是与时俱进的正确选择，但结果却充满不确定性。从主

观上看，对西方咨询公司过度依赖造成部分改革规划与现实相脱节；从

客观上看，油价困局限制了财政回旋空间；从内部看，内嵌于政治社会

结构中的制度惯性制约改革进程；从外部看，激进的对外政策使国内改

革的外部风险不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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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以下简称 “沙特”）位于世界石油供应的 “心脏地带”，是全

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国。以伊斯兰教为基石，以石油财富为依托，沙特长期致力于

成为全球穆斯林的 “精神祖国”①，在中东地区乃至全球政治中都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响力。近年来，这个治国理念和意识形态颇为保守的海湾君主国一改其因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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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旧的刻板形象，大力推进宏大的国家转型计划，改革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前所

未有。从力度上看，沙特对由内及外、自上而下的改革做了总体规划，明确了经

济改革的 “路线图”，确定了国家发展转型的 “时间表”；从深度上看，沙特借

由王权传承的 “代际更替”来重构国家权力结构，通过变革 “教俗关系”引导

社会向 “温和伊斯兰主义”回归；从广度上看，沙特变革以经济为重心，但还

向政治、宗教与社会等各个方面铺开，多线并行。沙特位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核心地带，其转型走向既关系到全球石油格局与中东地区的稳定，又关系

到中国的能源安全和 “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值得深入研究。

一　沙特转型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年４月，沙特颁布 《沙特２０３０年愿景》（以下简称 《愿景》），以 “活

力社会”“繁荣经济”和 “雄心国家”为三大主线，确立了未来１５年的发展方
向，提出到２０３０年将沙特建设成为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心脏、全球性投资强国
和亚非欧交通枢纽三大远景目标。① 同年６月，沙特内阁批准了 《国家转型计划

２０２０》，该计划是 《愿景》的有机组成部分，核心目标是大幅提高非石油经济的

收入，到２０２０年创造４５万个新就业机会。② 两份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沙特的 “世

纪改革”拉开帷幕，开启全面变革的新时代。事实上，沙特的国家转型实践远

超前述两份文件所勾勒出的蓝图，辐射经济、政治、宗教、社会等各个方面，影

响深远。

（一）在经济层面改变 “石油依赖型”结构，实现多元化发展
一方面，石油是沙特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要收入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在

２０１７年发布的数据，油气产业收入大概占沙特财政总收入的８０％和ＧＤＰ的４０％
以上。③ ２０１４年以来，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下跌，沙特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暴露
无遗，扩大非石油经济的比重成为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举措包括：第一，优先

扶持国防工业的发展。２０１６年沙特军费开支高居世界第四，是全球第二大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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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国，但仅有２％军费花在国内。① 实现国防工业的本土化发展，不仅将刺激
工业制造、通信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还能够提升国防安全。为此，《愿景》

提出，通过扩大投资和国际合作，到２０３０年前实现国防自给率５０％的目标。②

第二，大力推动矿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沙特拥有铝、磷酸盐、金、铜、铀等

矿产禀赋，同时在发展太阳能与风能方面有先天优势，未来将加大向外资和私

营部门的开放力度，加速矿业和新能源产业的潜力。第三，加快公共企事业部门

的私有化进程。沙特将以政府与私人资本合作的 “公私合营模式” （ＰＰＰ）推
动基础设施、医疗、市政服务、住房、金融与能源等领域的发展，以此作为经济

发展的新驱动。计划到２０３０年，将私营部门对本国经济的贡献率从目前的４０％
提高至６５％。③ 第四，推动阿美石油公司上市。在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方案中，
国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上市是重要一环。沙特将于 ２０１８年首次公开发行
（ＩＰＯ）阿美石油公司５％的股份，筹建规模高达２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主权财富
基金，在优化石油财富管理、分散风险的同时，为 “去石油化”转型注入资金

支持。④

另一方面，依托 “亚非欧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沙特将加大对外开放力

度，发展 “朝觐经济”。沙特地处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战略位置，为更好发挥互

联互通的区位优势，沙特将大规模修建港口、铁路、道路和机场，完善交通基础

设施，将国家打造成为全球交通枢纽。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沙特宣布斥资５０００亿美
元，于２０２５年前在毗邻苏伊士运河的红海海滨建造一个 “跨国工商业新城”

（ＮＥＯＭ），该工业城占地２６５万平方公里，与埃及、约旦相接，享受优惠的税
收和投资政策。预计到２０３０年，该跨国特区对沙特 ＧＤＰ的贡献将超过１０００亿
美元。⑤ 此外，沙特坐拥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寺，在全球穆斯林信徒和朝觐者心

中的地位不可取代，“朝觐经济”是沙特发展的新增长点。未来，沙特将改造地

面交通网络，修建更多的博物馆和文化场所，提升朝觐者的朝圣体验，力争到

２０３０年将朝觐人数从现在的８００万增加至３０００万。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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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政治层面重塑王室权力结构，实现从 “苏德里系”向 “萨勒曼系”
家族集权的转变

部落是沙漠游牧民族的社会基础，部落传统是中东沙漠文化的一个重要特

征。① 沙特的 “立国支柱”之一就是沙特家族在伊斯兰旗帜下对阿拉伯半岛各个

部落的联合与征服，并在部落主义基础上形成和确立家族统治制度。② 现代沙特

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 （ＩｂｎＳａｕｄ）通过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将各部落以血缘相
互关联，并在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输送的基础上建立较为稳固的部落联盟。出于

政治联姻的考虑，伊本·沙特频繁联姻，一生曾娶妻３００多位，留下的子嗣达
３００多人，其中得到法定承认的有４５人。③ １９５４年伊本·沙特去世后，其儿子
们之间的王位权力争夺险些导致王国覆灭。围绕王权的争夺，王室内部形成了三

个阵营：一是继任国王沙特 （Ｓａｕｄ）及其儿子们，二是王储费萨尔 （Ｆａｉｓａｌ）为
核心的 “苏德里七兄弟”（ＳｕｄａｉｒｉＳｅｖｅｎ）④，三是塔拉勒 （Ｔａｌａｌ）为首的其他亲
王。王室内讧的结果是，“苏德里系”在１９６２年费萨尔获得王位后成为沙特王
室中最强大的政治派系，之前的 “三足鼎立”结构演变为 “苏德里系”和 “非

苏德里系”的 “二元对立”。为保持王室团结，费萨尔确立了沙特王室政权稳定

之基的 “费萨尔秩序”（ＫｉｎｇＦａｉｓａｌｓＯｒｄｅｒ），即国家的核心职位应由国王的兄弟
们担任，王位继承应遵循 “兄终弟及”的规范。⑤ 这一秩序一直延续至萨勒曼

（Ｓａｌｍａｎ）国王即位。
萨勒曼国王即位后通过易储和集权重塑王室权力结构，终结了延续半个多世

纪的 “费萨尔秩序”。２０１５年１月，萨勒曼登基后不久就 “废兄立侄”，废黜穆

克林 （Ｍｕｑｒｉｎ）的王储身份，任命其侄子本·纳伊夫 （ｂｉｎＮａｙｅｆ）为王储，打
破了王位继承顺序的传统。“兄终弟及”模式的终结，实际上是萨勒曼国王 “传

位于子”的过渡方式。２０１７年６月，萨勒曼再次 “废侄立子”，任命其子本·萨

勒曼 （ｂｉｎＳａｌｍａｎ）为新王储。萨勒曼国王深知，剥夺兄弟的继承权，将王位
“传位于子”会被认为是国王最大的 “罪恶”，会带来王权倾覆的危险，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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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就因此而被废黜。① 为防止王权旁落，萨勒曼国王进行了密集的高层人事调

整，任命萨勒曼家族成员和亲信担任国防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情报总局

局长等要职，集权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而后，萨勒曼父子发动 “反腐运

动”，在兑现反腐承诺的同时，也以此巩固权力、推进改革进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萨勒曼国王宣布成立国家反腐委员会，由王储本·萨勒曼担任主席。国家反腐委

员会先后逮捕了５００多人，包括十几名王子，打破了沙特开国以来 “刑不上亲

王”的传统。② 随着一批实权派官员的落马，沙特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

巨大变化，不少声音认为这就是一场 “政变”，反腐只是排除异己的手段。③ 通

过易储和集权，沙特 “权力中枢”逐渐从 “苏德里系”转移到 “萨勒曼系”，

沙特王权开启了在萨勒曼家族内部传承的时代。

（三）在宗教层面铲除极端主义思想，使国家向 “温和伊斯兰主义”回归
宗教是沙特王权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沙特王权合法性的源泉。早

在１７４４年，瓦哈比教的创始人阿卜杜·瓦哈卜 （ＡｂｄＷａｈｈａｂ）与部落酋长穆罕
默德·本·沙特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ｂｉｎＳａｕｄ）订立 “政教盟约”，沙特家族为瓦哈比

派的传播提供武力保护与经济支持，而瓦哈比派则为沙特家族的领土扩张提供意

识形态论证。④ １９１０年，伊本·沙特以瓦哈比教派为思想武器，创建宗教、军
事、生产 “三位一体”的 “认主独一兄弟会”推进建国进程，逐步统一了内志

部落和汉志部落。⑤ １９３２年伊本·沙特建立现代沙特王国，将瓦哈比派定为国
教。沙特王国以 《古兰经》和逊奈为基础实施伊斯兰教法，宗教上层成员通称

为 “乌里玛”（Ｕｌａｍａ）⑥，其核心是阿卜杜·瓦哈卜的后裔谢赫家族，被视为国
家的 “监护人”⑦。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费萨尔国王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
改革，“乌里玛”的宗教权力有所衰减。然而，１９７９年伊朗革命爆发之后，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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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怕伊朗和国内什叶派运动对沙特王权的威胁，哈立德 （Ｋｈａｌｅｄ）国王开始加强
宗教禁锢。哈立德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加强 “乌里玛”的权力，国家教育和法

律体系重新回到 “乌里玛”集团的严密控制之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重新

转向保守化。① 同时，沙特也开始加大对瓦哈比派的支持力度，资助其对外输出

瓦哈比意识形态，扩大其国际影响力。“９·１１”事件后，瓦哈比思想的极端化
倾向让沙特饱受国际社会指责。

为肃清宗教极端思想，萨勒曼父子开启了宗教改革进程，旨在让国家回到

１９７９年之前的 “教俗秩序”。第一，重新诠释伊斯兰教经典。为了制衡对 《古兰

经》和圣训的暴力化、极端化阐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沙特成立了 “萨勒曼国王圣

训中心”，并通过王室法令在该中心框架下设立一个学术委员会，召集世界顶尖

伊斯兰学者对 《古兰经》和圣训进行科学化、合理化解读。② 对伊斯兰教义的

“温和化”阐释旨在从根本上抽离沙特极端保守宗教力量的意识形态基础。③ 第

二，限制宗教警察的权力。一直以来，宗教警察 （Ｍｕｔｔａｗａ）是沙特 “乌里玛”

阶层控制世俗生活的有力工具，依托执法机构 “劝善惩恶协会”，其权力几乎不

受约束，可以随意判定一个人是否 “违背教义”“伤风败俗”，并对其进行抓捕

和惩戒。④ 但这些情况在改革开始后都逐渐发生了改变。２０１６年４月，宗教警察
的调查权、逮捕权和审讯权被取消。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宗教警察被划归王储主管的
内政部，其执法权被严格规范。⑤ 第三，对教育系统进行 “去极端化”改革。沙

特政府启动教育体系的现代化改革，不仅增设了诸多大众教育课程，还开始对学

校和宗教宣讲机构等进行监管，包括删除教科书中对非穆斯林的仇恨内容，禁止

教师宣传极端主义思想，对宣传极端思想的人员进行处罚等。⑥

９０１

沙特阿拉伯国家转型探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ｌｉｇ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ａｕｄｉ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Ｅｌｉｔｅ（Ｕｌａｍａ）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
ｄｏ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１９８５，ｐｐ４０－４２

“ＲｏｙａｌＯｒｄｅ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ＨｏｌｙＭｏｓｑｕｅｓＫｉｎｇＳａｌｍａｎｂｉｎ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ＡｌＳａｕ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ｈｅｔｓＨａｄｉｔｈ，”ＳａｕｄｉＰｒｅｓｓＡｇｅｎｃｙ，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７，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ｇｏｖｓａ／ｖｉｅｗｓｔｏ
ｒｙｐｈｐ？ｌａｎｇ＝ｅｎ＆ｎｅｗｓｉｄ＝１６７８２９７

ＲｉｃｋＮｏａｃｋ，“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Ｗａｎｔｓ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ｓｌａｍ’ＳｋｅｐｔｉｃｓＳａｙＩｔｓａ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Ｐｌｏｙ，”
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５，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ｗｐ／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ｖｏｗｓ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ｉｓｌａｍｂｕｔｃｒｉｔｉｃｓｗｏｎｄｅｒｗｈａｔｉｔｗｉｌｌｌｏｏｋｌｉｋｅ／

ＡｎｔｈｏｎｙＨＣｏｒｄｅｓｍａ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ａＴｒｏｕｂｌ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ＢＣＣＬＩＯ，
２００９，ｐｐ２８６－２８７

ＭａｒｔｉｎＣｈｕｌｏｖ，“ＴｈｉｓＩｓ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ｕｄｉｓＡｂｓｏｒｂＣｒｏｗｎＰｒｉｎｃｅｓＲｕｓｈ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７，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ｎｏｖ／０７／ｔｈｉｓｉｓａ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ａ
ｕｄｉｓａｂｓｏｒｂｃｒｏｗｎｐｒｉｎｃｅｓｒｕｓｈｔｏｒｅｆｏｒｍ

ＡｈｍｅｄＡｌＯｍｒａｎ，“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ｔｏｃｈｅｃ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ｈ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Ｔｉｍ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ｔ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３９９ｆ４ｅｃｅａｆ５１１ｅ７－８７１３－５１３ｂ１ｄ７ｃａ８５ａ



（四）在社会层面启动 “女性赋权”进程，实施内外双向的 “开放社会”
改革

沙特妇女并没有完整的公民权，出于对伊斯兰教法的严格遵循，沙特实行

“性别隔离”和对女性的 “监护制度”①。女性不能与亲属以外的男性随意接触，

否则将会被宗教警察以伤风败俗惩治。根据沙特法律，所有女性必须有男性监护

人 （通常是父亲、兄弟或丈夫），她们的身份证附属于其监护人的身份证后，自

己只能拿到一份复印件。② 这种 “监护制度”覆盖了妇女生活的主要方面，未经

男性监护人许可，妇女不能求职、就医、旅行、受教育、结婚或离婚等，使沙特

女性处于附属地位，成为不折不扣的 “二等公民”。若不改变本国糟糕的妇女人

权现状，沙特将一直被严苛的父权社会结构所束缚，难以建构开放、包容的社会

氛围。

萨勒曼父子以向女性赋权为突破口，扩大社会开放度。对内，萨勒曼国王致

力于实现男女平等，不断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培养她们的职业能力。第一，鼓

励女性就业。沙特有超过６０％的女性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只有１７％被雇用。
《愿景》提出，到２０３０年女性人口中的就业比例要提升至３０％。③ ２０１７年５月，
国王宣布妇女上学和就医不必征得监护人的允许，这表明沙特开始放宽 “监护

制度”对妇女的限制。④ 第二，允许女性驾车。沙特曾是全世界唯一禁止女性开

车的国家⑤，但这一规定已被废除。２０１７年９月沙特宣布，妇女将于２０１８年６
月取得合法驾车权。⑥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沙特妇女的重大解放，也是沙特现代化

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第三，扩大女性的权利与自由。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沙特妇女首
次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地方市政选举中首次允许女性投票和竞选公职，有

十多名女性在不同地区的地方议会中赢得席位。随后，首场 “女性演唱会”成

功举办，沙特体育馆也首次对女性开放。从宏观政策到具体措施，沙特的改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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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有效地改善了本国妇女的人权现状。对外，为配合经济现代化改革，沙特希望

通过提供优越的移民政策和良好的社会环境逐渐打消外国人才对其伊斯兰文化的

“排外”顾虑，吸引和留住外国的 “有能之士”①。此外，沙特还放宽了对文娱

活动的限制。通过成立娱乐总局，由其引进外来文化产品，丰富沙特民众的文娱

生活；通过举办了一系列文化节、戏剧表演和音乐会，表明沙特接受多元文化的

意愿和决心。这些打破禁忌的大胆改革，使沙特社会风气逐渐开放。

二　沙特转型的动因

沙特正在实施的国家转型计划有其深刻的内外动因。整体来看， “食利国

家”模式的积弊、“社会契约”体系的衰败、瓦哈比意识形态的危机、政治生态

的 “老龄化”是驱动萨勒曼父子自上而下贯彻改革的内生性驱动力。而应对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确保沙特王室政权存续，

提高沙特的地区话语权，是驱动沙特此轮改革的外源性驱动力。

（一）“食利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沙特石油商业化开采以来，“石油租金”（ＯｉｌＲｅｎｔ）成为

维系沙特经济体系运转的关键。所谓 “石油租金”，即一国基于对石油资源的所

有权和独占权而赚取的高于石油成本的收入。② 伊朗学者侯赛因·马赫达维

（ＨｏｓｓｅｉｎＭａｈｄａｖｙ）认为，由于背靠丰厚的石油资源，富油国往往以收取的大量
“石油租金”为基础发展经济、供给社会，这种发展模式被称为 “食利国家”

（ＲｅｎｔｉｅｒＳｔａｔｅ）模式。③ “食利国家”往往依赖于单一生产部门的收入，并由政
府统一整合后，通过社会再分配体系输送给民众，以此保持政治与社会稳定。④

沙特是典型的 “食利国家”，丰厚的 “石油租金”是经济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王

室政权存续的经济基础。

然而，“食利国家”模式也带来诸多弊端。第一，“食利国家”导致经济结

构过于单一，国民经济受到自然资源价格波动的影响大。２０１４年年底以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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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油价大幅下跌，从每桶１００美元以上一度跌至５０美元以下，跌幅超过５０％。
虽然沙特是欧佩克的 “盟主”且拥有丰沛的石油美元储备，所受到的冲击没有

其他产油国那么严重①，但起初沙特拒绝 “限产保价”，反而以增产来维护自己

石油霸主地位，这一举措造成沙特石油收入骤减，当年的经济状况随之迅速恶

化。沙特的财政收入从２０１４财年的２８００亿美元缩水至２０１５财年的１６２０亿美
元，跌幅高达４２％。② ２０１５年沙特的财政赤字高达９８０亿美元，赤字规模是前一
年的近五倍。③ ２０１６年随着油价反弹有所收窄，财政赤字仍达７９０亿美元。④ 巨
额的赤字和不断消耗的国库令沙特意识到 “坐吃山空”并非空谈。第二，“食利

国家”模式导致人力资本的 “挤出效应”。一方面，资源国政府由于过度依赖资

源出口带来的收益，而将大部分财政预算拨给自然资源相关产业，忽视了在教育

进步、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多从事劳动密集型的资源行

业工作，且往往习惯了高福利、高补贴的安逸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追求动力不

足，本国劳动力整体素质较差。⑤ 在政府不发力、公民不重视的情况下，沙特的

人才储备和创新能力薄弱。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在２０１７年披露的数据显示，沙
特２５—３４岁的年轻人中只有 ２５８％受过高等教育，在 ４６个国家中排名第 ３８
位。⑥ 另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２０１７年沙特的创新指数为３６２，在１２７个
国家中位列５５，较为滞后。⑦ 第三，“食利国家”模式还会诱发 “寻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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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资源所有者利用其对资源的垄断而攫取 “经济租金”，寻求非生产性获利，

从而滋生腐败。① 由于 “寻租”获利的成本更低，收受贿赂、以权谋私、官商勾

结等腐败行为随之出现。沙特腐败现象严重，透明国际组织披露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沙特的腐败指数为４６，在１７６个国家中排名第６２位。② 由于错综复杂的
“裙带关系”，沙特的商人一般要通过 “中间人关系网”（Ｗａｓｔａ）打点各个利益
相关方才能确保生意平稳开展。③ 另外，沙特的石油资源为国有产业，国有石油

公司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王室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规定，国有资产和王室私产的

界限一直很模糊，这无疑加剧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

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是沙特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传统的 “社会契约”体系难以为继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沙特逐渐形成了建立在国家石油产业基础上的 “社

会契约”（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体系，即国家给予民众从生到死的社会福利与经济保
障，而民众则效忠王室的统治，以放弃政治权利作为交换。④ 丰沛的石油收入让

沙特无须依赖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政府不对公民征税，甚至不设税务部分，

形成 “不纳税，无代表”（Ｎｏ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现象。⑤ 虽然基本
逻辑与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等所论述的社会契约相似，但沙特的 “社会契约”

强调的并非公民权利，而更偏向维护王室阶层的统治秩序，实质上是一种 “威

权协议”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Ｂａｒｇａｉｎ）。⑥ 沙特的 “社会契约”体系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不仅仅是统治者与公众之间订立的契约，还有统治者与其他王室成员、宗教领

袖、商业精英等之间的契约。⑦ 国家不仅仅要为民众提供高福利，还要供养庞大

的王室家族，给予商业精英诸多经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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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沙特近几年糟糕的财政状况，使 “社会契约”体系的聚合力显著下

降。首先，沙特的财政紧缩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为削减政府开支，２０１６年沙特
颁布法令削减补贴，提高水电、汽油价格，裁撤政府冗员，这一尝试招致民众的不

满和抗议，沙特政府不得不修改部分法令平息民怨。这种民意波动表明，沙特

“社会契约”体系的历史惯性已成为阻碍改革前行的障碍。在油价低迷的情况下，

为 “维稳”而付出的经济开支挤占了原本用于经济发展的资金投入。其次，高福

利制度滋生民众的普遍惰性。沙特较高的生育率使得人口结构趋于年轻化，然而年

轻人的失业率畸高，劳动力浪费严重。沙特有７０％的人口在３０岁以下，而这些年
轻人的失业率超过３０％，是沙特平均失业率的３倍。①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年轻
人不愿意从事由外籍劳工承担的低收入工作。当前，大约有２／３的沙特人受雇于政
府公共部门，靠政府财政供养。公共部门雇员工资要比私营部门高出７０％，而私
营部门中８０％的劳动力来自海外，主要是发展中国家。② 最后，妇女是沙特严重浪
费的人力资本。在沙特，女性占到全国大学注册学生人数的５２％，获得出国留学
奖学金的女性人数也已经超过３５万人。但由于教规严苛的束缚，沙特的妇女就业
率极低，仅有２２％左右。③ 可见，原有的社会契约体系已经难以维系社会秩序的
稳定，沙特亟须重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 “社会契约”关系。④

（三）瓦哈比意识形态面临内外双重危机
沙特国家政权根植于瓦哈比意识形态，并与之长期密不可分。瓦哈比教派隶

属逊尼派，它信奉一种保守的伊斯兰教义，要求严格遵守 “认主独一”

（Ｔａｗｈｉｄ）原则，否则就是 “叛教者”，崇尚以 “圣战”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

性。⑤ 在１９７９年伊朗什叶派革命的刺激下，沙特王室支持瓦哈比派 “内稳外

扩”，即对内加强伊斯兰教法对社会的规范功能，对外输出瓦哈比意识形态，以

期达到维护国内政权稳定和争夺伊斯兰世界话语权的双重目的。然而，这个在

１９７９年之后定型的 “政教结构”使沙特面临严峻的内外双重挑战。在国内，瓦

哈比意识形态要求严格依据伊斯兰 “沙里亚”教法治国，导致社会风尚日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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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化，禁止电影、戏剧、歌舞和时尚表演等现代文化传播，严格限制妇女权利与

自由，实施包括斩首、削足在内的严刑峻法。由于受到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发展

的冲击，沙特新一代年轻人日益抗拒保守、刻板、僵化、压抑的生活方式，要求

改革的呼声渐高，陈旧的社会治理模式面临重大危机。在国外，依托其 “圣地

守护者”的身份、充沛的石油美元以及地区强国的地位，沙特斥巨资在海外传

播瓦哈比派思想，扮演逊尼派伊斯兰领袖的角色。然而，由于沙特王室难以完全

掌控宗教输出产生的多样性后果，瓦哈比主义所宣扬的宗教狂热与暴力催生出极

端主义与恐怖主义。① “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被指与沙特的瓦

哈比教义输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２０１６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 《“９·１１”求偿
法案》，允许 “９·１１”事件受害者家属起诉沙特政府，这实际上坐实了沙特与
恐怖主义的复杂关联。② 糟糕的国家形象阻碍了沙特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改革

进程，回归温和伊斯兰道路势在必行。

（四）政治 “老龄化”与社会 “年轻化”矛盾突出
一直以来，沙特暮气沉沉的 “老人政治”备受诟病。在萨勒曼国王之前，

沙特的王位一直都在伊本·沙特的儿子之间横向传递，这种 “兄终弟及”的政

治生态使沙特政权长期处于 “老龄化”状态。③ 沙特国王上台时大多已年逾花

甲，萨勒曼国王登基时已年届８０岁，时任王储的穆克林也已年届７０岁。多年
来，沙特当权的一直是 “二代王子”，这些王子的教育背景大多是沙特本土的传

统伊斯兰教育，思想保守，倾向守成。虽然沙特王位继承一直较为平稳，政治生

态 “老龄化”无疑剥夺了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与社会人口结构 “年轻化”

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与统治阶层的年龄构成相反，高生育率使沙特社会人口

年龄结构呈现持续低龄化的趋势。庞大的年轻群体对沙特传统政教体制的忠诚度

远不如其父辈，更多地向往开放、自由、多元的社会环境。同时，随着沙特

“二代王子”的逐渐凋零，“三代王子”开始成长为政坛新生力量，接管沙特治

理大权的意愿日益强烈。“三代王子”大多有西方教育背景，具有国际视野和创

新思维。④ 他们同沙特新一代知识与技术精英一道，迫切希望能够参与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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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施展拳脚。因而，沙特政坛的 “新气象”成为改革的新动力。

（五）外部地区环境给政权存续带来压力
在过去的４０多年里，沙特王室在保持政权稳定方面展现出非凡的韧性，成

功地把沙特从一个武力立国的沙漠王国塑造为石油大国和地区强国，并克服了源

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敌对教派的威胁。然而，“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中东

地区的政治生态发生结构，“民主浪潮”虽未对沙特王室政权构成系统性、致命

性冲击，但宗教政治势力的复兴让沙特统治者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首先是来自

伊斯兰觉醒派的挑战。“伊斯兰觉醒运动”（Ｓａｈｗａ）肇始于海湾战争期间，在意
识形态上杂糅了瓦哈比主义和现代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是沙特现代伊斯兰运动

的先驱。① 在２０１１年之后，在阿拉伯民众力量崛起的催化下，觉醒派开始质疑
沙特统治者权力的合法性。２０１１年年初，觉醒派宗教领袖人物萨勒曼·阿乌达
（ＳａｌｍａｎａｌＡｗｄａ）发起政治请愿运动，要求实施政治改革，实现立法和司法独
立，充分保障公民权利。２０１３年，萨勒曼·阿乌达又出版著作，声称支持民众
游行、示威与暴动，要求政府释放在押的政治犯。② 觉醒派主张建立有伊斯兰特

色的民主制度，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其伊斯兰民主主义诉求对沙特君

主制构成挑战。觉醒派的政治呼吁引发了沙特知识分子、自由派宗教界人士和年

青一代的强烈共鸣，进而对王室带来巨大政治压力。

其次是来自什叶派的威胁。什叶派占到沙特人口的１０％—１５％，主要集中
在富产石油的东部省卡提夫 （Ｑａｔｉｆ）和阿沙 （ａｌＡｈｓａ）地区，占到该省人口的
三分之一。③ 长期以来，什叶派一直遭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歧视，其根源是

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确立的结盟体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瓦哈比主义拒绝承认

什叶派信众的穆斯林身份。④ 伊朗１９７９年革命之后，教派分歧矛盾凸显。从历
史规律看，当伊朗影响力增大时，沙特的教派矛盾便会愈加尖锐，沙特惧怕什叶

派力量内外联合推翻沙特王室统治。２０１１年之后，沙特东部省与邻国巴林的抗
议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呈现出高度的联动性，当事态严重时沙特不惜出兵巴林予

以镇压。２０１６年 １月，沙特当局以 “里通外国”罪名处决了什叶派灵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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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宗教学者谢赫·尼米尔 （ＳｈｅｉｋｈＮｉｍｒ），加剧了沙特与伊朗之间的教派对
峙。① 面对觉醒派和什叶派的冲击，沙特王室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两手政策，

一面铁腕镇压国内骚乱，一面 “花钱买平安”，拨款１３００亿美元用于解决就业、
提高工资和增加补贴。然而，正如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ｅａｌ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所言，
“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②。外部观念的渗透让沙特政

府感到惴惴不安，诸多地区威权政府倒台的教训殷鉴不远。为防患未然，沙特统

治者开始检视政治构架，以期通过改革来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

三　沙特转型的挑战

２０１６年开始的转型是沙特的第三次现代化努力。第一次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中期到１９７９年由费萨尔国王引领的现代化改革，致力于推动沙特经济、政治、
社会领域的变革。然而，由于１９７９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冲击，哈立德国王为争取
瓦哈比派的支持，颁布法令中断了现代化进程，改革就此停滞。第二次是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由法赫德 （Ｆａｈｄ）国王开启的渐进式现代化改革，他于１９９２年颁布
《政府基本法》《协商委员会法》和 《行省法》③，旨在巩固王权和教权的基础上

有限度地推进政治民主化。１９９５年法赫德因中风而丧失执政能力，王储阿卜杜
拉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成为实际 “掌舵人”。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１５年阿卜杜拉执政的２０年
间，沙特一直在进行 “谨慎的改革”，在经济上将 “全球化”视为 “未来发展道

路”，在政治上设立 “国民对话论坛”、启动首次地方选举。虽然姿态更加积极

主动，但未能触及沙特保守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成效十分有限，被称为

“乌托邦”式的改革。④ 就前两次改革的结果来看，沙特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多

元化与现代国家构建方面均乏善可陈，未取得实质性的进步。

此次由萨勒曼父子推动的激进式、全方位、进取型变革前所未有，旨在通过

为期１５年的全面改革，实现经济多元化、政治集权化、宗教温和化和社会世俗
化等一系列国家转型目标。沙特国家转型的实质是紧紧围绕 “经学为体、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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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Ｐ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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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的实用主义原则，在确保和巩固伊斯兰君主制合法性的前提下，运用理

性思维重新诠释和净化伊斯兰教义，借鉴西方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扩大民众对政治权力的参与和分享，推进教育和社会的开放性与包容度，使国家

的伊斯兰属性与不断变化着的内外形势相适应。沙特的国家转型计划意在化解经

济全球化与沙特体制保守化之间的突出矛盾，通过系统性变革为沙特成为世界经

济强国铺平道路，进而提升国际地位和地区主导权。

整体来看，沙特国家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选

择。然而，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难的探索过程，其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改革的本质是资源的再分配，对现有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必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

团的阻挠。正如任何变革都存在风险一样，沙特的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要承

受来自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因素的挑战。

（一）从主观上看，对西方咨询公司过度依赖造成部分改革规划与现实相
脱节

虽然萨勒曼父子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沙特的经济改革计划并非由沙特王

室和政府制订，而是由麦肯锡等美国咨询公司一手炮制的。沙特的 《愿景》计

划与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２０１５年年底发布的 《推动沙特经济超越石油》报告高

度相似，而麦肯锡在２００５年前后也为巴林、阿联酋等海外国家打造过内容相近
的 “２０３０年规划”。再往前追溯，麦肯锡还曾为叙利亚、也门等国设计过经济改
革路线图，但都无果而终。这些缺乏国别针对性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往

往难以 “对症下药”，由于沙特缺乏具有长远战略规划能力的技术官僚，很难预

先识别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因而难免导致规划与现实脱节的情况发生。例如，在

改革伊始，沙特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对本国定居者的收入及财富征税，也不会对基

本商品征税。然而，随着紧缩政策的实施，沙特不得不放弃这一承诺，２０１８年
年初宣布开始对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征收税率为５％的增值税。① 虽然征税有利
于缓解沙特的财政压力，但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无疑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增大

改革阻力。据英国 《金融时报》披露，在改革计划实施一年后，沙特政府逐渐

认识到一些目标定得过高、不切实际，比如到２０２０年将非石油收入增加两倍，
改革速度迄今慢于预期。沙特政府正在修正改革目标和时间表，制定新的经济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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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规划。①

（二）从客观上看，油价困局限制了财政回旋空间，经济崩盘风险难以排除
石油经济 “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沙特社会稳定的基石。在２０１４年之前的

十年中，国际油价持续攀升带来了经济繁荣的局面，“石油美元”的累积让沙特

国库丰腴，此时是启动 “去石油化”改革的最佳时机。２０１４年之后，受到美国
页岩油气大幅增产的冲击，国际油价始终处于低位，沙特也因此而错失调整经济

结构、优化要素配置的最佳 “窗口期”。当前，沙特已经连续四年面临巨额财政

赤字，外汇储备持续消耗，２０１５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对沙特发出过五年内
其国库将要被消耗殆尽的警告②。然而，为刺激经济，推进结构性改革，沙特于

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连续两年增加预算支出，２０１８年更是推出了史上 “最大规模”

的财政预算。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沙特财政盈亏平衡
对应的油价水平分别是每桶７３美元和７０美元，而在未来较长时间国际油价将在
每桶６０美元左右波动，这将会使沙特财政回旋余地持续缩小。④ 为弥补入不敷
出的财政开销，沙特不得不动用外汇储备纾困，自２０１４年年底以来沙特的外汇
储备已缩减近１／３，到２０１８年年初外汇储备已不到５０００亿美元。⑤ 在油价走低
的背景下，沙特面临的难题是，征税会引发公众的不满情绪，而削减政府支出会

减弱对复杂官僚体制的动员能力，进而增大来自公共部门的改革阻力。若 “去

石油化”改革失败，沙特将不得不重回 “石油依赖”的老路。更有甚者，还可

能会面临外汇耗尽、经济崩盘的巨大风险。

（三）从内部看，内嵌于政治社会结构中的制度惯性制约改革进程
近百年来，沙特家族依靠王室分权、政教同盟和福利制度三大支柱维系君主

体制的正常运转。然而，当前王储本·萨勒曼正在通过权力集中、宗教改革和福

利紧缩等举措削弱这三大传统支撑性力量。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旧体系对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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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惯性约束作用，三大支柱的自我强化机制给沙特的政治稳定构成挑战。首

先，王权继承秩序的改变动摇了各个部落对沙特国王的支持。沙特拥有世界上最

庞大的王室家族，男性成员人数近万人。① 众多王子因为母族的不同，自然而

然地成为各个部落在王室内部的利益代表，而 “部落共识”也通过庞大王室

的权力共享与平衡机制得以兑现。一直以来，王位在伊本·沙特子嗣中横向传

递的继承机制实际上就是各部落分享国家权力的体现。年迈的萨勒曼国王掌权

后，以 “父子相传”取代 “兄终弟及”，打破了延续已久的分权共识，这无疑

动摇了王室团结的部落基础，从而可能会诱发权力争夺危机。其次，抑制瓦哈

比派的教权侵蚀了１８世纪以来存在的政教联盟基础。随着中东极端主义势力
的崛起，瓦哈比派严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饱受国际社会诟病，既禁锢了社会自

由，又阻碍了沙特教育和妇女的进步。为释放社会活力、改善沙特国际形象，

本·萨勒曼认为恢复伊斯兰教的本来面貌应抑制瓦哈比教权的膨胀，重构教俗

结构，走中庸、温和的宗教路线。然而，作为沙特的立国之本，瓦哈比主义具

有极强的社会渗透力和政治动员力，对瓦哈比派教权的打压，难免会招致瓦哈

比派的对抗，从而可能危及王权稳定。最后，高福利的 “棘轮效应”阻碍改

革进程。沙特的高福利制度已经形成了 “棘轮效应”（ＲａｃｈｅｔＥｆｆｅｃｔ），即由于
民众长期享受由政府负担的高福利和高补贴而形成一种习惯效应，王室恩惠与

民众支持之间的 “默契共识”使公共开支的上升趋势近乎不可逆转。② 沙特的

紧缩政策令民众感到极不适应，这种民意波动可能转变为对 《愿景》改革计

划的怨恨与抵触。

（四）从外部看，激进的对外政策使国内改革的外部风险不断放大
从地区形势看，中东剧变后地区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基于教派矛盾和国

家利益冲突，沙特和伊朗关系持续恶化，陷入战略互疑的 “安全困境”。“阿拉

伯之春”后，因国内事务产生的强烈不安全感让沙特政府的外政策变得十分激

进，这种政策取向很可能为国内改革带来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③ 本·萨勒曼王

储在上位前就以 “鹰派”立场著称，主张遏制伊朗以获得沙特在中东地区的领

导权。上位后，本·萨勒曼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凝聚民众共识，以期达到缓和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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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巩固自身权力之功效。然而，沙特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 “宗教民

族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波斯、反什叶派色彩。①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种 “宗教民

族主义”的号召力和动员力，沙特与伊朗针锋相对，不断插手叙利亚、巴林、

也门、黎巴嫩等地区事务。② 沙特的外交政策以强烈的教派意识划线，不惜与伊

朗、卡塔尔断交，以确立自己在中东的逊尼派领袖地位。沙特激进主义外交路线

可能引发两种不利后果：一是为遏制什叶派伊朗的崛起，沙特将难以避免地维持

高额的军费开支，从而过多挤占原本用于国内经济改革的资源；二是沙特与伊朗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会使地区安全局势趋于恶化，局势失控有可能引发战争风险，

进而最终反噬 “改革红利”。

四　结论

沙特正在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转型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沙特未来的

“国运”。对于沙特改革而言，“去石油化”和私有化改革有利于释放沙特经济的

活力与竞争力，反腐、裁撤冗员、推动绩效考核等举措有助于提升沙特政府的效

率与公信力，管控宗教警察、女性赋权和开放文娱活动等举措令沙特长期由教

权、男权主导的社会风气向包容、开放转变，而回归 “温和伊斯兰主义”的宗

教改革有利于改善沙特的国际形象。近两年来，沙特在经济、政治、宗教、社会

等方面的改革已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积极进展，但也存在目标过于雄心勃勃、触及

利益面过广、速度慢于预期等诸多问题。沙特正处于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无论从

政治、经济抑或宗教的维度出发，世界都需要一个稳定的沙特阿拉伯。作为沙特

改革的实际掌舵者，萨勒曼王储应妥善拿捏好改革的节奏与火候，处理好盘根错

节的内外矛盾，避免急躁冒进，以稳健的步伐实现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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